
第十章   海森堡：日出  

（1）  

  1923 年夏天的一个闷热的傍晚，云层在高空形成湍流，校园里没有一丝风，热浪让空

气无语凝抑。德国慕尼黑大学的一间教室坐着几个教授模样的人，他们已经听完了一个 23

岁年轻人博士论文答辩。  

其中一个教授模样的人翘着二郎腿，不屑地对年轻人说：“海森堡，你这样下去是不行

的啊——虽然我听说你父亲在这个大学里也是有名望的教授……但是，我们是要讲事实的，

你的湍流理论缺乏实验数据的支持，模型也有问题，我在考虑要不要给你这个博士学位。”  

 年轻人低着头羞涩地站在讲台边上，唯唯诺诺地说：“维恩教授，其实，关于湍流，我……” 

名叫维恩教授粗暴地打断了年轻人的话，说：“别再解释，你的论文不行，你实验也不行，

理论也不行，你这样混一个博士学位，对你个人的成长也很不利……。”  

年轻人似乎有点愤怒了，他的眼睛里充满委屈的愤怒光芒，血液象岩浆一样在沸腾，拳头已

经紧紧地攥起来。心想老子我 15 岁自学微积分，高中毕业读完外尔写的相对论……海森堡

听见自己的喉结在颤动，下面吐说这样的一句话来：“您说得对，维恩教授。”  

接下来，就是一次长时间的比较空洞的沉默。  

  教室里静得连一根针掉在地上的声音也能听出来，慢慢地海森堡也好象中了化骨绵掌，

虚汗从后背冒出来，仿佛一滴一滴掉到了地上。海森堡的导师索莫菲终于打破了这短暂的死

寂，说：“维恩教授，其实，海森堡对实验技术确实缺少了解，但……依我看，他的文章还

是有可取之处的……”  

海森堡感觉自己好象一个可怜虫，静静地等待着命运的审判。维恩的刁难成了他心中的

刺。维恩当时已经得到诺贝尔奖，他对黑体辐射有一定的研究，得到了一个维恩位移定理，

说黑体辐射最强的波长和温度之乘积是一个常数---类似于汽车在额定功率一定的时候，汽

车引擎产生的拉力和汽车的速度之乘积是一个常数。    

海森堡得到博士学位以后，连夜离开了慕尼黑前往哥廷根，23 岁的脸上还充满稚气，

但这次博士论文答辩已经让他成熟了不少——他的人生观已经悄悄改变了，他变了，内心深

处变得怨愤——没有人知道他已经长大了，心中充满了不平。他前去投靠玻恩，这事情是早

已经说好了的，1922 年 10 月他们已经认识，海森堡这次去玻恩那里相当于是去那里做博士

后研究——人生若只如初见，交往越多，关系越微妙。自从投靠上玻恩以后，海森堡也渐渐

地讨厌起玻恩来，到了最后，他视玻恩为寇仇，在文章里也很少提起玻恩对他的影响和鼓励，

甚至在 1932 年诺贝尔演讲中他似乎也对“玻恩”这个人名讳莫如深——玻恩实在很委屈，

他心里说：“海森堡，我和你前世无怨今世无仇，你怎么凡事都要刻意冷落我”。  

人是很为微妙的动物。  

海森堡在玻恩那里开始他新的工作。1924 年复活节，他第一次去哥本哈根，但不久就

回到了哥廷根。这个时候，表面上看上去有点腼腆的青年海森堡正在积蓄足够多的力量——



在他心中，那个曾经的阳光大男孩，已经死去，现在活着的，是一个内心世界如静水深流的

海森堡。海森堡不由地回忆起自己的青少年时代…… 

19 世纪末到 20世纪初的电力革命让德国走在了世界最前沿，以西门子为代表的电器公

司增强了德国的科技与经济实力，渐渐成为后起之秀，这个国家在很多方面已超越英法等老

派帝国主义国家。可惜在俾斯麦统一德意志的时候，地球上的殖民地已经被西班牙，葡萄牙，

荷兰，法国，尤其是大英帝国给瓜分干净了——那个大英帝国不是曾经号称是“日不落帝国”

吗？德国只在非洲的几个贫瘠地方扶植了自己的势力。要打破前人的格局，德国联合了奥匈

帝国与奥斯曼帝国组成同盟国，开始与英法对抗。英法自然不敢小视，拉拢了和德国几乎同

时崛起的美国与俄罗斯组成协约国。第一次世界大战在巴尔干半岛这个火药桶的引爆下展开

了。 

从 1914 年一战的正式开始，德国的大量的民用资源被消耗在无意义的战场上，国民经

济开始崩溃，人民的生活也变得拮据。有一次海森堡因为太饿了，直接从自行车上摔了下来。

众所周知，一战之后，德国战败，凡尔赛和约签署，德国把阿尔萨斯与洛林地区归还给法国，

同时要承担巨额赔款，在这个时期成长起来的德国年轻人进入了食不果腹的贫穷时代。笼罩

在战争失败的阴影下，慕尼黑的街头天天上演着几个政治派别的血腥搏杀，弱肉强食成为社

会常态。海森堡切切实实地感受到了政治的虚伪和残忍，也许只有在自然科学才能找到那份

纯真与善良。成王败寇的丛林现实让人感觉到只有让自己变得更出色，更强大才能顽强地活

下来…… 

   

（2） 

  1925 年 5月，天空那么阴。 

  北海。赫尔兰岛。  

  海鸥在盘旋。 

  孤岛，杂草丛生。  

  海森堡戴着墨镜，脸色阴郁，走在沙滩上，用脚趾踢打浪花。他得了枯叶草病，是一种

花粉过敏的病，需要在这一个没人的地方躲一段时间。  

  海浪打在沙滩上，发出哗哗的响声，那么有节律，这个单调节律在海森堡听起来是一个

周期运动，他的脑子里还在想这另外一个周期运动，那就是电子绕着原子核的圆周运动——

这是玻尔的模型，他已经厌烦了。  

24 岁的他厌烦了一切，他喜欢海浪的声音，那像是一个孤独的沉默者的哭泣，拍打着他的

灵魂，他爱大海的蔚蓝和深邃，他知道海浪里还有他所研究的湍流，但现在他更关心一些简

单和谐的东西，那就是月球绕着地球转，潮起潮落这些简单的周期运动。玻尔的模型那么单

调，简直有些无聊，因为电子的圆周运动的轨道根本是看不到的。只有光的频率和强度，才

是可观测的。24 岁，嫩得像一棵草，他决定出手了——干掉玻尔！  

  电子轨道？周期运动？  



  电子轨道是周期性的？  

  周期函数可以展开为傅里叶级数？  

  展开它？  

  展开以后？是频率和振幅？有意思，值得一搞？  

  哦，行，就这样干，海森堡像被沙滩上的什么东西吸引住了，蹲下来，捡起了一颗美丽

的鹅卵石，他将之攥到手心里，然后缓慢地站起来，用力将之抛向远处的大海。  

  从海边回到他住的旅舍，洗了一个澡，他准备把刚才脑子里想到的那个东西写下来。这

时候，已经是晚上了。 

  等海森堡连夜写完这个傅里叶级数展开，他发现，这个傅里叶级数不应该使用正常的傅

里叶级数，因为原子发光的时候，光的很多频率并不是等间隔分布的，光谱线的频率之间基

本上显得杂乱无章，但这些频率也可以作为一种变异的傅里叶级数的展开频率——这就好象

人民币一样，不是 1元，2元，3元，4元，5元，6元……面值为等间隔的纸币都有，而是

只有 1元，5元，10 元……这些基本面值，但同样可以那这些面值去展开任何需要支付的钱

款数目。如果这种变异的傅里叶级数展开是可行的，那么两个轨道的乘积满足一个很奇怪的

求和规律。这是什么呀？海森堡写到这里，就停住了，陷入迷惘之中。他觉得自己象一个迷

路了的旅人，这文章意味着什么呢？   

  写完文章后，已经是凌晨，东方已经露出鱼肚白，困意全无，海森堡出门，跑到远处的

山崖上，静等旭日的升起。  

  天边首先露出一点鱼肚白。 

  海森堡的思绪仍然萦绕在那些令人困惑的量子问题上，现在他压抑已久的灵感不断迸发，

潜在的革命性思想正在努力冲破传统观念的束缚。他在想，既然电子没有轨道，那么通常的

位置和速度描述将不再有意义，这样看来，确实必须利用新的描述量来建立理论。玻尔的对

应原理、克拉默斯的色散关系不断出现在他的脑海中，他意识自己所创造的这种变异的傅里

叶级数展开也许确实可以建立一种新的力学理论。 

 


